
人民解放军即将迎来建军98周年。“八一”对军人来说尤为神圣和重要，我这个从军36年的
退役老兵，像小时候盼过年一样，期待着这一天早日来临。回首军旅生涯，我充满了感激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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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军旅生涯感恩军旅生涯
王文明王文明

从前线回来，战友们
一窝蜂地回家探亲，我则
留在部队复习文化课。
通过团组织的初试后，又
到师部安丘参加全军统
考。也许是老天眷顾，也
许是命运垂青，正在焦急
等待的一天下午，团组织
股郝云生干事骑着自行
车飞快地来到连队，把西
安陆军学院的录取通知
书送到我的手上。我是
90名栖霞兵中，唯一考上
军校的。

1988 年 7 月军校毕
业后，我正式成为一名军
官。先在七十六师二二
七团一营一连任排长，后
到团政治处、师政治部当
干事，再到二二六团宣传
股任股长，之后调到二十
六集团军政治部当秘书，
再后来调到济南军区政
治部干部部当干事，2005
年 5 月被选调到总政治
部办公厅任秘书，2015
年 12月又到军委国防动
员部任职。

从军36年，我从普通
战士一级级晋升为正师职
干部，从农家子弟一步步
成长为共和国大校军官，
从基层连队一层层走到解
放军最高机关，全心全意
履行着一名军人的天职。

36年，弹指一挥间。
从我离家当兵的第一天
起，不管走到哪，不管干什
么，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
不敢忘记自己来自栖霞的
小山村。这些年，我始终
以此来激励和鞭策自己，
不服输、不言败、不放弃，
用自己的一点点努力、一
次次进步来回报家乡。

回望走过的路，我对
军队这座大学校的教育
培养满怀感恩。一路上，
遇到了不少好领导，最令
我难忘的，是二二七团政
治处的王杰善主任和七
十六师政治部宣传科的
靳纪平科长。王主任把
我选调到政治处，使我得
以走上政工岗位，并把我
推荐到师机关。靳科长
是真正带我写材料的启

蒙老师，到科里的当天晚
上就带我起草一份特急
电报，并加班熬了个通
宵。王主任和靳科长人
都非常好，能力也特别
强，但可惜他们都因病过
早去世了，我唯一能做
的，就是和他们的家人一
直保持着亲人般的联系。

都说当兵是奉献，是
吃亏，是牺牲，但我总感觉
自己的收获远大于付出。
比如，锻造了品质。始终
坚持人品至上，把做人放
在第一位。从大处讲，爱
党爱国，敬业奉献，充满正
能量。从小处言，本分厚
道，谦虚谨慎，行事低调，
朴实踏实。比如，经受了
历练。经历过部队多次改
革转型；受过新兵的累，
遭过军校的罪，遇过战场
的险；在最基层一线连队
摔打，在最高层军委机关
磨砺，皮肉之痛和脑力之
苦都尝过；体会了海拔
4500米的西藏那曲之艰
苦难耐，感受了零上42度
的新疆库尔勒之炎热似
火，领略了零下38度的内
蒙古阿尔山之天寒地冻；
立过功，受过嘉奖，评过
优秀共产党员，当然也有
过失误，挨过批评。比
如，开阔了眼界。从连队
走到团、师、集团军、军
区、总部机关，足迹遍布
全国每一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带队到十几个国
家出访过。比如，培养了
作风，计划条理、雷厉风
行、坚韧不拔、律己守时、
遵纪守法等成为习惯。

我的体会，只要当过
兵，特别是上过战场，就没
有吃不了的苦。许多时
候，即使不穿军装，人家也
能看出你是军人。部队给
了我很多很多，一朝入伍，
终生无悔。感恩部队，感
谢命运。

“若有战，召必回”是
退役军人的庄严誓词。
作为花甲之年的退役老
兵，我更多一份对这支走
过光辉历程的人民军队
的深情祝福。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我这
个农村高考落榜生来说，可选
择的路不多，思来想去，只有参
军才能改变命运。

我落榜后待在家里，心烦
意乱，焦躁不安，干什么都没有
兴致。当一辈子农民，面朝黄
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
我不甘心。找人托关系进工
厂，转个“合同制”？没有门
路。思想守旧的老辈人爱说，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家
里从祖上就没有人当过兵，我
之前也没有这想法，落榜后却
动了参军的念头。每年新兵入
伍后，部队都要组织新兵调查，
在“入伍动机”一栏，我填写上

“保卫祖国”，也有给自己寻一

条人生出路的想法。
我是家中老大，土地联产

承包后家里正需要劳力，不念
书了理应下地干活。对于我当
兵，继父毫无怨言地默默支持，
而母亲起初一百个不愿意。
从开始报名，我就一直瞒着母
亲。当时我右脚掌长了个鸡
眼，怕影响体检，就撒谎到栖
霞县城办事，偷偷找摆摊的江
湖医生割了。不知为什么，体
检前我没有接到通知，差点耽
误了。乡武装部正式体检当
天，可能有人发现把我漏了，
才临时给村干部打电话，当我
急急忙忙骑上自行车出门时，
母亲却突然出现在村口。面
对母亲的阻拦，我一句“别耽

误我”，就把母亲丢下，朝杨础
乡（今杨础镇）政府飞奔而去。
好在我的身体全部合格，体检
顺利通过。那时政审也放宽
了，成分上中农、大舅在台湾
等，都没有影响到我。

领到入伍通知书后，在家
停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母
亲尽管不希望我去当兵，但想
到邻村的先生曾说，如果我当
兵会有出息，也就高兴起来，见
天（方言：每天）给我做各种好
吃的。儿子当兵是大事，母亲
带着我到姥爷、二舅和三个姨
姨家一一道别。说是去告别，
说不定母亲还有炫耀的心思，
在她心目中，儿子真的要时来
运转了。

我们是在栖霞城南的人民
武装部仓库集结，坐汽车出发
到军营的。为了将来的“出
息”，我把高中课本全部装进了
行囊。之前只知道当上兵了，
具体到哪个地方哪个部队，以
及什么军兵种，统统不清楚。
坐上大客车，才从送兵干部口
中得知，我们这批兵90名，来
自杨础、观里和蛇窝泊3个乡
镇，目的地是潍坊市诸城县（今
诸城市）。这时大家才反应过
来，怪不得是坐长途客车，而没
坐火车和飞机呢，原来是离家
不远啊。不知别人什么心情，
我是挺失落的，当兵竟然刚离
开烟台，还没出半个山东省！
多年以后，在北京碰到了杨础
老乡衣向东和牟言良，衣向东
那批兵是到武警北京总队服
役，牟言良那批兵直接到了总
政治部。

栖霞到诸城不算远，但那
时的路并不好走，车况也一
般。路上摇摇晃晃，经莱阳、过
莱西，地形地貌和栖霞差不多，
没有什么新鲜感。到平度和高
密就不一样了，平度真平，高密
不高，都是一马平川，满地的白
棉花一眼望不到边。更为新奇
的是，驴车特别多。本以为到
诸城县就到部队了，没承想短
暂休息后，又出发了！送兵干
部说，诸城没有错，是诸城县的
孟疃镇。怎么是到镇上当兵
啊！新兵们一个个垂头丧气，
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大客车
倒是没脾气，从诸城一路向西，
又跑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天

黑前开到了孟疃镇。在镇的北
边有一大片棉花地，再往北就
是步兵第一三八师四一四团的
营房。

这一天，是1984年 10月
31日。

我们杨础老乡共30人，全
部被安排在一营新兵连一排。
我所在的一班班长叫李守泉，
济南人，大高个，人很好，对我
们既严厉又关心。排长靳玉
柱，是原济南陆军学校毕业的
地方大学生。靳排长是河北衡
水人，个头不高，长了一对小虎
牙，为人随和，知识面宽，脑子
灵活，他不仅是我军旅生涯的
领路人，更是我生命中的贵
人。当他了解到我是新兵中
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又有考军
校的想法后，就一个劲地鼓励
我，千方百计为我创造条件。
最难忘的是，他专门送给我一
个大三合板夹子，让我垫着复
习功课。这个夹子跟随我好
多年，在新兵连用它，下到老
兵连用它，到了云南老山前线
还用它，就是考上军校我也没
舍得丢。

3个月的新兵生活是紧张
而艰苦的。军姿仪表、立正稍
息、起立蹲下、齐步跑步正步、
瞄准射击打靶等，都是基本科
目；站岗值勤、整理内务、打扫
卫生、紧急集合等，成为日常必
修；政治教育、条令纪律、安全
保密、作风养成等，更是贯穿全
程。新兵训练又正值数九寒
冬，一个动作几十次、几百次地
练，有的还要分解拆开练习，对

于从校门出来不久的我来说，
自然要付出更多。

新兵连的训练结束，代表
着从社会青年到革命战士转
变的完成。可以说，转变是脱
胎换骨的，而过程又是刻骨铭
心的。

接下来，我被分配到一营
一连三排八班。同去一连的栖
霞老乡还有李子建、徐永国、王
晓辉、宋展文。和我关系较好
的刘洪杰、衣光辉、蔡振芳等都
分到了其他连队。当时的营连
干部大都是二十世纪70年代
入伍的东北兵。我们八班班长
李正海，山东济宁人。副班长
霍俊祥，山东济南人。靳玉柱
排长因训练新兵成绩突出，提
升为二连指导员。前年9月，
原四一四团一营战友在苏州聚
会，我和妻子春筠从北京驱车
1700多公里参加，有幸见到了
营长马志、教导员王崇波、新兵
排长靳玉柱等老领导，好长时
间不喝酒的我，激动得都快喝
醉了。聚会结束后，意犹未尽，
又和老领导靳玉柱及他夫人两
家共游同里古镇。

新兵连生活结束，本该歇
口气。就在部队进行正常教育
训练的时候，团接到了赴云南
参加对越防御作战的命令。
1985年3月份，我随部队开赴
云南老山前线，其间在最艰苦
最危险的“那拉口”阵地坚守
108天，蹲过猫耳洞，啃过压缩
饼干，抬过战友遗体，还在热带
丛林潜伏过，直到1986年6月
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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